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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语录
■一个人越是一事无成，就越喜欢在吵架中

获胜，因为这是他为数不多的能获得成功的领域。
■行万里路，没毛病，但前提是读万卷书。没

有知识积累，基本上也就是看热闹。
■我们的烦恼为什么要找身边人倾诉呢？我

们生活的大部分烦恼是来自身边人啊，而且越亲
密的人带给我们越大越多的烦恼。

平实的文字
能打动我的从来不是巧言令色的文字，而是

一些简单平实、毫无修辞的文字。比如，录取通知
书、加薪通知书、写有签证通过的护照，等等。

视力
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司机看了一眼

外面的广告牌，感慨道：“现在连电池都分甜咸了，
还超咸。”我探头一看，超威电池……“大哥放我下
去，你这个视力我好怕。”

绝活儿
同事说她老公有一手绝活儿：看一眼某个人，就

能猜出来那个人的体重。我不相信，刚好昨天下班
在公司门口遇到他们两口子，就让她老公猜猜我有
多重。他看了我一眼，报了个数字。我惊呆了，居然
和我的体重相差无几。“你是个营养师吗？怎么猜得
这么准？”我惊奇地问。他淡定地答：“不是，我是个
做小生意的，经常下乡收购活猪，估错了是要亏本的
呀。” （摘自《广州日报》、《读者》）

杭州三墩镇，金禹社区，一间十几平方米大的活动室
里，齐刷刷地坐满了35位老人。

他们一边听课，一边摆弄着各自手中的智能手机。戴
着500度老花镜，67岁的邵荣珍坐在第三排，谨慎地在手机
上亦步亦趋地操作着，她时不时把眼镜摘下，抬头看看屏幕
上的指示。耗时五六分钟，她开心地看见，手机中果然多出
一个名为“杭州城市大脑”的APP。“老师只讲过一遍，我就
记住了，感觉自己越老还越聪明了。”邵荣珍笑着说。

这里，一场“银龄潮课”正在上演。前后两小时，在三位
老师的辅导下，这群银发老人如愿开启了他们的“数字生
活”。

15公里外的和家园社区，30位老人展开了一场“数字
生活擂台赛”。购物、打车、坐公交、找厕所……围绕各种数
字生活场景设题，他们在分组比赛中提升着使用智能手机
的本领。

迈入老年的他们正试图摆脱“数字鸿沟”的困境，跟上
社会的脚步。

从不知微信是何物到社区群主力
尽管“触网”已达6年，但在邵荣珍眼里，揣在兜里的那

部智能手机，依旧是个复杂且潜在诸多风险的设备。
2013年，为了帮儿子儿媳带孙女，她和老伴从湖州的乡村

搬到杭州生活。第二年，她拥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她喜欢
跳舞，在居住的白马尊邸小区里，她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广场舞
圈子。不时有一起跳舞的人和邵荣珍说：“我加你个微信吧。”

她愣住了，“一开始不知道微信是啥，后来知道了，可我
儿子说那部老年机装不上微信。别人都有微信，可我没有
……”邵荣珍回忆说，当时，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2016年，儿子为邵荣珍买了部智能手机，她才有了自
己的微信号。儿子帮她在手机上下载好各式APP，也教会
了她怎么在手机上用微信、手写打字、听歌、看视频，却唯独
没帮她开通移动支付，“我小学毕业，没什么文化。他担心
一旦给我绑定了银行卡，我会上当受骗。“邵荣珍说。

于是，尽管拿着个智能手机，但买菜时，邵荣珍还要满
兜找零钱；出去吃饭，别人都手机支付，她还在掏现金，“那
种感觉不舒服，觉得自己很落伍。”

于是，她又花了一个月时间研究，明白了微信、支付宝
的使用，“现在，出门买东西都不用带现金了。”

手机用得越来越熟练，邵荣珍在大大小小的微信群里
也活跃了起来。逢年过节，她和大家在微信群里接力发红
包；群里有人遇上困境，她还会成为发起人，号召大家一起
捐款帮忙。就连月初社区里开设的那场“银龄潮课”，也是
邵荣珍把报名链接转发进群，带动不少人一起报名参加。

“现在，我在社区的这群姐妹中，还挺有号召力呢！”邵
荣珍拍着胸脯说，“觉得自己还没被社会淘汰，好像还年轻
着，有价值。”

如今，她觉得自己终于真正地融入了儿子安家落户的

这座城市，“晚上，我的手机叮叮咚咚地响，老伴就在一旁说
我，‘就知道摆弄手机’。”

邵荣珍能听出74岁的老伴言语里的羡慕，“他嘴上说
着不要学，其实心里也想会用。”

不过，邵荣珍还是有“盲区”——
她每周要去一次省中医院，想预约医院挂号，可儿子儿

媳出于谨慎考虑，一直说，去医院挂号是一样的。
这次，邵荣珍把这个问题带到了“银龄潮课”上。在这

里，她自己动手下载安装了“杭州城市大脑”APP，当场学会
了在手机上预约挂号。

盲区之二是购物——至今，她仍被挡阻在网购之外，“他
们不想教我网购，担心我搞不清楚尺寸或者付错款，太麻烦”。

儿子儿媳的忧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两年前，老人在微信
上玩小游戏打发时间，不知不觉购买了100多元的道具；去菜场
买菜，原本是付17.8元，老人不小心打成了178元……对于手机
背后所隐藏的那个复杂世界，邵荣珍心生胆怯，“我用手机一直
很谨慎，在淘宝上从没点过‘购买’；微信上，别人发来的链接，我
也几乎从不敢点开。儿子儿媳一再和我说，网上骗子太多！”

使用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和邵荣珍相比，75岁的潘水凤和77岁的老伴张季雄，

对于使用智能手机却更得心应手。
西溪里瑾园一幢两室一厅的房间内，从茶几上摆放着的

香榧和饼干，到厨房里新鲜的冬笋，再到衣柜里挂着的黑色连
衣裙，以及身上穿的加绒裤，都是银发苍苍的两人网购的。

退休前，张季雄在杭州一家家用电器厂进行技术管理，
潘水凤则负责行政后勤。五六年前，喜欢琢磨的张季雄就
摸索着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并教会了老伴潘水凤
用智能手机。

手机丰富了他们的退休生活。每天，他们在手机上可
能会花费四五小时，“退休后，我们也不需要帮忙带孩子，空
闲时间很多。他在手机上听课，拍照P图，写美篇，我玩小
游戏，看看新闻或视频，时间过得很快。”潘水凤笑着说，“有
时，我们两人玩手机玩得一抬头，都1点了，还没吃午饭。”

他们也享受在手机上购物的便捷，为两个孙女网淘“宝
贝”，成了他们表达宠爱的新方式。

“我打字慢，这些购物软件拍个照就能买东西。”潘水凤随
手把手机摄像头对准了摆在茶几上的饼干桶，手机淘宝中随
即弹出了同款产品。不过，提到“双十一”，潘水凤摇了摇头，

“这种时候我们不会去凑热闹，花里胡哨的规则搞不懂。”
在热情拥抱“数字生活”的过程中，潘水凤也闹出过乌

龙。她曾与时俱进地开通了刷脸支付功能。可前不久，在
手机上购物时，却不知为何连续刷脸两次，导致重复付款。

“感觉手机太灵敏了也不好，还是老老实实地输密码付款安
全。”从此，潘水凤又将使用不久的刷脸支付功能默默关
闭。 （据《钱江晚报》）

这几天，当《现代汉语词典》App即将上线的消息传来，没有人感到
惊喜，倒是有人觉得它数字化的步子有些慢——如今，网上有那么多的
词典、百科，习惯于网络检索的人们，对于纸质辞书甚至已经有些陌生
了。相比于其他纸质图书，辞书的数字化、网络化显得更为迫切。

因为有了互联网，辞书检索变得空前简便：不必熟背四角号码，
无须拆解偏旁部首，不用琢磨一个字究竟有多少笔画，只要把字词放
入搜索框，轻点一下鼠标，古音、今音，古义、今义，例句乃至翻译，都
可以同时呈现在眼前。与此同时，辞书的修订更新也变得更容易。
重要的辞书，从《辞海》到《现代汉语词典》，无论是解释古语的，还是
收录今词的，大多需要不断修订，有时是修正错误，有时是吸纳新
知。对于一部纸质辞书来说，修订周期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几年，如
此漫长的等待，到新版问世时，当初的新知有的已变作旧闻了。面对
只有10%或20%更新，其余90%或80%原封未动的新版辞书，是否应该
再购入一部？读者常常为此纠结。把辞书移植到互联网上，不仅可
以实现随时随地的更新，而且可以避免那90%或80%的重复消费。早
在几年前，《新华字典》就有了 App、微信小程序，更早几年，《牛津英
语词典》就宣布不再出版纸质版了。

不过，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则是：虽然辞书需要互联网，但互联网
需要辞书吗？

通过搜索引擎勾连起来的互联网世界，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库，或许
也可以视作一部辞书。虽然丰富无比，但也杂乱无比。即使是去查询
规模小一些的网络百科，由于“开放编纂”，出于众手的百科词条，也会
让你遇到真伪莫辨的难题。当你输入一个关键词，得到成千上万个结
果，逐一阅读、辨别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会让你觉得，还不如去查
检一部权威、精当的纸质辞书。

将众多看似“碎片化”的条目集纳到一起，无异于对一个知识体系
进行描述。在一个知识领域内，如何提炼、筛选词条，如何编排，如何释
义，需要具备这个专业领域的素养，也离不开辞书编纂的学问。汉代许
慎编纂《说文解字》时，讲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当编者把有“忄”

“艹”部首的汉字罗列出来，其实不仅是“分别部居”，便于查阅，而且也
揭示了那些相同偏旁部首汉字间的相互关系。

唐代的陆德明称赞《尔雅》“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
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

“博览而不惑”，或许正是精心
编纂的辞书之于芜杂的互联网
的优长吧。 （摘自《光明网》）

建筑设计师王澍应邀替杭州洞桥文村的村民做乡村老屋改造时，
明确提出来：要我改造可以，房子需要留一个天井，最小10平方米就
够。屋主要签字保证，以后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在天井上方加盖屋顶，把
天井搞成家里的杂物间。村民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浙江乡下的宅基
地越来越金贵，空出10平方米的正方天井不用，从上到下将少三个小
房间，怎么都不合算。

天井为什么这么重要，王澍一个字也没有提。他只是说，改造之
后，这是一个望天之眼。他估量得没错，这是一个下接地气、上达天光
云影的空间。天井多用小青砖密实铺地，青砖的缝隙里，到了黄梅天会
生出绒绒的青苔。天井中央可能有井，西面种芭蕉或石榴树，雨打上去
发出沙沙之声。考究的天井还会预留出放置假山的地方，假山石上爬
有金银花的藤蔓，盛夏时，朝向天井的每扇窗户，都会迎来浓郁的花香。

天井是晾晒的地方，是全家人架好小饭桌吃晚饭的地方，是泼水乘
凉、分享故事与冰西瓜的地方，是小孩子躲猫猫的地方，是验证一个大
家庭开枝散叶又彼此紧密联络的地方。

在一个人人紧盯手机屏幕的“宅”时代，每个人都活得形单影只，就
像一座关门闭窗很久的老房子，散发出霉气。幸而有天井招呼我们：开
窗看看今晚的月光吧，你闻得见此刻种在天井里的“晚饭花”发出的如
此泼辣的香气吗？

朝向天井的窗悄然推开了，你会惊讶地发现，月光照临天井后，也
是一寸寸挪移的。一过夜里 12 点，月光突然不再像霜雪一样单薄寡
冷，它有了温润之气，有了暖意。
月亮如偌大的铜镜，好像照耀着
全世界，又好像只莅临这方天
井。 （摘自《四川党的建设》）

生 活 百 科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公元669年，深秋。在偏僻的巴蜀
之地，有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写出了一首超美的送别诗。

他叫做王勃。这天夜晚，他和一名朋友道别。烟水迷朦
的江边，他望着友人的背影，仰看空中的冷月，不禁感慨万
千。霎那间，滔滔基情化为四句，奔涌而出：“乱烟笼碧砌，飞
月向南端。寂寞离亭掩，江山此夜寒。”

王勃是很狂傲的。或许他想过：我这一首《江亭夜月送
别》，大概要称霸江湖了吧？

可惜这是唐朝，牛人辈出的唐朝。数十年后，另一个诗
人站了出来。他叫做高适。他也送别了一个朋友。和王勃
不同，他不是在月下，而是在白天；他不是怅惘的，而是更慷
慨激昂的。在他笔下，一首传唱更广的送别诗诞生了，那就
是《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
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一役，“白日”似乎压过了“飞月”了。然而又一个诗人
出手了，他叫做李白。众所周知，李白是月亮的朋友，他要用
才华为月亮“带盐”：“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
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高适，你的“黄云白日曛”，
是豪迈，但是有我的“愁心寄明月”飘逸吗？

李白可是诗歌江湖上巨人般的存在。他一出手，是不是
可以宣布此战结束了？不是的。这可是唐朝，再小的小V，都
有挑战大宗师的可能。果然，一个小诗人举起了手：“让我来
试试！”他叫做严维。他要为太阳写诗，交出的作品就是著名
的《丹阳送韦参军》：“丹阳郭里送行舟，一别心知两地秋。
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鸦飞尽水悠悠。”因为这首诗，后世很多
学者纷纷对严维路转粉。

太阳和月亮之战，还在唐诗的各个战场上演。
李白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先拿到七言绝句第一

名：“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次他为太阳代言，眼看真要拿第一。
但另一位绝句大师王昌龄却不答应。他纵马扬鞭，吟出了关
于月亮的不朽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后世很多学者评论说，这
一首才是唐代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

那么，哪一首又是最美的边塞诗？高适写出了壮美的
《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
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不想，隔壁老王又出手了。作为边
塞诗狂人，王昌龄拒绝向“孤城落日”妥协，又一次交出了关
于月亮的名篇：“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
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终于，厮杀进行到了最激烈的阶段。一顶万众瞩目的金
冠被抛了出来：谁，是唐诗的第一名？

它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属于太阳的，正是崔颢的《黄鹤
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相传李白看到了
这一首诗，都觉得服气。

然而这一年，后世有一个大学者叫做李攀龙的，在做一
本诗集。忽然，在前人编的选本里，他发现了一首诗。这样
牛的一首诗，居然没有人注意它？我要推这首诗！从此，一
传十、十传百，这首诗的江湖地位也青云直上，蜚声天下：“春
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它就是被埋没了数百年的

《春江花月夜》。它华丽又空灵，深沉又壮美。学者称它为
“孤篇横绝”，这一句评语后来被通俗地演绎成：孤篇压全唐。

看来，日月之争彻底胜负已分了？
不是的。“孤篇横绝”，是一座耀眼的金杯。但是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唐代最脍炙人口的诗，又是哪一首呢？
让我们的目光来到盛唐。我们的老朋友王之涣，正昂然

立在鹳雀楼上，高高举起了权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盛唐的气象。这二十
个字，之洗练，之壮阔，之雄视千古，仿佛是出自神的剪裁。

然而，在这最关键的一战里，李白出手了。他是带着一身月
色来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论境界、论匠心、论巧夺天工，“白日依山尽”都不输给
“床前明月光”。它是输给了人心——前者是宏伟的豪言，后
者却是心灵上柔软的一击。日间的浩荡气象，再写到极处，
也终究没有月下的
相思打动人。

（摘自《六神磊
磊读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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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查词典吗

揣着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我还没被社会淘汰

唐诗，一场太阳和月亮的战争 逗你一笑

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岁华
诞。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破壁图强、砥砺奋进，实现了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展开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伟蓝图，成就了泱泱
华夏的焕然风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催生更多主旋
律的优秀文学作品，助力济阳区经济文化社
会更好更快发展，拟举办“颂歌献给党”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活动，具体方
案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中共济阳区委宣传部
承办：济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济阳区融媒体中心
济阳区教育体育局

二、主题内容
紧扣纪念建党100周年主题，围绕中国

共产党初心使命，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新时代的伟
大成就，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重点
围绕建党以来济阳区的发展变化和不同时
期涌现出的革命先烈、模范人物、党建故
事，以艺术的形式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和时
代精神，为推动北部新区全面起势、加快向
高质量中心城区迈进贡献力量。

三、征稿要求
1、作品可采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

学、剧本、曲艺等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创作。
2、作者不限地区，不限篇数，即可独立

创作，也可以联合创作。
3、作品需围绕主题，积极向上，涉及史

实的要保证准确无误，欢迎同时提供历史图
片。

4、征稿日期：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5、稿件将择优在《新济阳》报刊发，并结
集出版《济阳文艺》特刊。

6、设立“优秀作品奖”，由主办单位组织
专家评选出优秀作品，进行奖励。

四、投稿方式：
1、作品发邮箱jiyangwenyi@163.com，同

时抄送xjyfukan@163.com。
2、纸质稿送济阳区文联办公室（城区富

强街1号油区发展服务中心办公楼408室）
联系人：胥倩，电话：84228967

二0二一年四月七日

“颂歌献给党”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征文启事

门外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只见
几个衣饰不整的小姑娘哭闹着跑了
进来，灵公与戎子纳闷，却见几个女
孩哭哭啼啼地说有人欺负她们，让
父王替她们报仇。灵公和戎子这才
认出她们原来是几个公子。戎子
把公子牙揽在怀中，关切地问道：

“乖孩子，快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公子牙只是哭哭啼啼，戎子转向杵
臼：“杵臼，你带几个弟弟干什么去
了？什么人敢欺负你们？”“是高
止、崔成他们。”杵臼说，“还有庆舍
那个坏蛋。我和弟弟们换了女装
偷偷跑出宫去玩，路上碰见他们驾
着车到处乱撞，他们看见我们就过
来抓我们，扯我们的衣服，抢我们
头上的饰物。”戎子听了杏眼圆睁：

“反了反了。连大王的公子也敢欺
负了。”她又问：“那你们怎么跑回来的？”“幸亏晏婴、
田无宇（田桓子，田文子田须无的儿子，军事家孙武的
曾祖父。田无宇承田氏家族尚武遗风，以勇武著称，
力大无比，受到齐庄公的宠爱和器重，官至大夫，并被
封采于齐国的莒邑，他曾孙、军事家孙武就出生在那

里。）驾车过来才给我们解了围。”
“简直吃了豹子胆了。大王，您可
得主持公道。”公子牙虽然是她的
姐姐仲子所生，她可是像亲生儿子
一样抚养的。她看到公子牙受到
欺负，心中特别来气。几个小家伙
也纷纷叫嚷：“父王给我们做主。”
灵公意识到这都是因为自己的荒
唐行为引起的，踌躇着不知说什么
好，看到他们浑身是土，便问：“伤
着了没有？”杵臼摇摇头，其他几个
人也都摇摇头，只有公子牙哭咧咧
地说：“我在跑的时候跌倒了，膝盖
磕破了。”戎子一听，更加生气，便
冲着杵臼撒气。她一向不喜欢鲁
姬生的这个胖头胖脑的小子。“杵
臼 ，就 数 你 大 ，怎 么 不 把 弟 弟 看
好 ？ 你 自 己 倒 没 事 。”杵 臼 没 吱

声。灵公一面劝戎子不要生气，一面呵斥几个儿子：
“再偷偷遛出宫去，我打断你们的腿。回去把衣服换
下来，歇着去。”几个公子慢慢退出去，戎子仍然愤愤
不平：“我倒要问问这些卿大夫们，到底怎么管教自己
的儿子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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